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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提回忆西藏 

《西藏口述历史计划》记录 

2012 年 5 月 17 日，印度达兰萨拉 

 

我在 1932 年生于康区的新龙县﹙今四川省新龙县﹚。虽然我家拥有土地，但是我们

可算是牧民。我和我母亲一起住，我父亲住在另一所房子，他娶了我母亲，也娶了我的姨

母。由于我父母分开居住，我父亲较少关心我们。我的舅舅是一位僧侣。他负责养活我家，

我则负责照顾母亲。 

 

康区的牧民生活 

我自小带着牦牛和山羊放牧，没有太多工作。我们大清早便将牲畜送上山，在有青草

和清水的地方放牧，有一人要留下看管动物，以免被野狼和野狗吃掉。天黑了，我们便把

它们送回以牦牛毛制成的帐篷。夏天时，我们在大约下午六时或七时将牲畜送回家，然后

我们为母牛挤奶。 

我们接着煮牛奶和晚饭。在我村煮晚饭不是一件复杂的事情，我们泡茶喝，弄糌粑

﹙由大麦烘焙而成的面粉﹚和肉来吃。我们大约十时就寝，睡前会诵经两至三次，以歌

颂多罗菩萨。小孩子不懂经文，他们只看着。妈妈睡觉时，他们也跟着睡。 

在天气渐冷时，小偷是一个隐忧，特别在农历 9 月至 10 月初秋之时，动物通常都被

养得好好的。我们既要防范穷人偷窃牲畜，也要提防野狼觅食。当野狼在日间出没时，我

们向它们大喊，把它们吓跑。有时候我们会用猎枪杀死野狼，在我的村庄，每家每户都有

枪，拿枪的都是成年人。当时我还是小孩，所以没有枪。 

 

到寺庙生活 

我在大约 10 岁时成为僧侣，并开始学习。在我的村庄内没有学校，所以我到僻静的

寺庙，跟一位住在那里的喇嘛学习，一学就学了大概三年。这位喇嘛只教我读经文和佛法，

他不会教村中的小僧侣写字。我们只在长大后才学写字。 

我有两三个师兄弟，一起跟喇嘛学习。起初，我们曾感到不快，有时候还哭起来。不

过几个月后，我们适应了与家人分开的生活，大伙儿一起玩乐，非常愉快。喇嘛是个有爱

心的人。我们不缺食物，有肉、牛油、糌粑……想吃甚么就吃甚么。我们在早上学习，趁

光线充足时读书。 

往后的两至三年，我以僧侣的身份住在寨呼喇嘛寺，那是我们主要的寺庙，属于宁玛

派。那段时光过得快乐，当僧侣是十分开心的事。我的家族还有大约四位僧侣，包括舅舅

和叔叔。我的日子过得愉快，特别在跟他们一起的时候。 

新僧侣在祈愿大会上成为寺庙的一分子，他们被挂上仪式用的围巾，代表他们正式成

为僧侣。寺庙为新成员提供丰盛的粮食，如来自理塘县的黄糖，接着在登记册上写上他们

的法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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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导的随从 

我是家中独子，所以我不希望当一辈子的僧侣。我要照顾我的母亲，照顾我的家庭。

在我的家乡，男丁要当家作主。我认为我该娶个妻子，对自己的家负责任。在十五、六岁

时，我决定离开寺庙，回家当牧民。 

在新龙县有四位长老，格亚尼．妮玛是其中之一，他领导大概 1700 户家庭，我和他

住在同一条村。每当长老外出，他总带着 10至 15名随从和助手。长老负责到不同地方考

察，和处理纷争。我是长老的其中一位随从，格亚尼．妮玛是大首领，树敌甚多，我们就

像保镖一样保护他。 

长老要找出问题，调解村民之间的纷争，照顾他们的利益，对敌人保持警惕，同时关

注各种议题。长老完成诸多工作，平衡各方利益，所以他很受人尊敬，就像小孩尊敬父母

似的。 

格亚尼．妮玛处事公正，为人清廉。他从不接受其他人贿赂，决不让任何人透过行贿

获益，甚至鞭笞和惩处他们。他很诚实，经常说公道话。 

那是美好的时光。百姓的衣食住行完全自由，出门畅通无阻。那时候西藏是人间天堂，

百姓过得极其愉快，所有人拥有各自的财产，生活没有任何限制，跟现在迥然不同。在我

24岁前，西藏是一片自由快活的地方。 

 

中国解放和搜捕 

中国人初到新龙县时，由于格亚尼．妮玛仍是我们的长老，他们给予政府官员的薪金。

就这样，他得知中国人的计划—解放西藏，没收百姓财产，摧毁寺庙以及喇嘛像。1955

年，格亚尼．妮玛从中国回来，他向我们透露中国人解放西藏的诡计。 

1956 年藏历正月，“民主解放运动”展开。中国政府充公我们的财产，也摧毁寺庙

和喇嘛像，恨恨地打击西藏人。格亚尼．妮玛以新龙县百姓进行秘密计划，一开始他已决

定抗争到底，我们一直秘密地行动，在中国人主持会议时训练防卫军，可惜这行动只持续

了 17天。 

当时所有有影响力的人全被拘捕。在浅多尼旺有一座堡垒，用来囚禁新龙县的长老，

并他们进行思想教育。在囚禁西藏的领导后，中国人才可以无阻碍地接触村民。1956 年

藏历正月十七日，在下午四、五时左右，中国政府打算在一个会议上捉拿我们其中一位长

老，派出大约 100名中国士兵。 

西藏人群起反抗，后来有人开了战争的第一枪，我们正式在新龙县跟中国人开战。我

们追击中国军队，从甲日藏的宫殿一直追至堡垒。那时候有 1200至 1300名格亚尼．妮玛

的支持者包围堡垒，我们杀了五、六名中国军人，包括两位军官。由于当时格亚尼．妮玛

身在中国，我们没有再杀中国军人，生怕中国政府会杀了我们的长老报复。 

 

康区战役 

我们反抗中国政府，因为我们不认同解放运动。每当遇上中国人，双方之间必有杀戮。

我们没有任何支援，当中国人让百姓受害时，我们只能用自己的枪抵抗。我们从小便使用

枪械打猎，枪械是我们交易得来的财产，不属于国家。西藏政府不会提供武器，但是所有

人自己有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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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没受过正规训练，只有明确目标，以男丁应战。当中国人让我们受苦，忍无可忍

时，我们奋起反抗，并杀死他们。另一方面，他们也杀了我们许多的伙伴。双方都死了很

多人，大家变穷了，生活成问题。 

当时康区还没有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。新龙县的人奋战至最后一刻。新龙县被占据后，

理塘县的人便走出来抵抗。理塘县沦陷了，便换上乡城县的人来战斗。失去了一个地方，

另一个地方的百姓醒觉，整个康区是一盘散沙。说起来，如果我们众志成城，团结一致，

中国人绝对不会轻易打败西藏人的。 

我们的战斗持续了半年，最终保不住新龙县。约 30 户家庭拒绝向中国人投降，包括

格亚尼．妮玛家族，我们逃到山中。不论春夏秋冬，我们都没有屋子或营账住宿。有些中

国人抢了西藏人的牲畜，我们趁他们放牧时偷袭，然后杀了牲口或其他野生动物来吃。我

们没有糌粑或其他食物，在山上的三年仅以动物的肉续命。我们无法把肉煮熟，只能生吃。

严竣的难关一直折磨我们。 

 

中国军队的追杀 

1956 年至 1959 年间，我们一直与敌人周旋。我们带着妻儿住在森林，敌人来袭时，

男士负责抵挡，女士则带着小孩逃离战线。可是我们逃得不远，只能在同一地区游走。成

千上万的中国军队一直追杀我们，大伙儿不分昼夜都活在恐惧之中。 

我们一行人继续往北逃亡，且战且逃，到处都有中国人的踪影。自从他们拿下拉萨后，

他们在西藏可说是路路畅通。我们一遇上敌人便要开枪攻击，战斗没有特定时间，可以是

早上，也可以是黄昏，就连晚上也可能恶战连场。我们跑到哪里，他们便追到哪里。当我

们逃到果洛时，中国军队派战机向我们投下炸弹，很多动物和伙伴被炸死，死者之多，难

以估算。 

中国人最后在安多﹙今青海、甘肃以及四川部分地区﹚的鄂陵湖擒获我们。1959 年

藏历六月，他们将所有妇孺杀掉，我因此失去了母亲和妹妹。除了侥幸逃出的 18 人外，

其他人都不见了，被中国人抓住或杀掉。我们身无分文，只有同伴和马匹。 

我们在藏北高原度过寒冬，当时天气很冷，我穿上家乡的传统皮毛大衣，可是我们缺

乏毯子，只有马鞍和坐垫。食物方面，我们只能吃动物的肉。有好几次我们找不到任何动

物，那就七、八天没有东西吃，仅能喝水。这是我们要面对的困难，整个逃亡充满难关。 

中国军队不停地追赶我们，一路追至尼泊尔木斯塘。那里没有敌人，因为中国人不能

进入。有位伟大的喇嘛叫尼沙尔．堪宝仁波切，他替我们向上主祈福。我们于是将所有枪

械毁掉，弃于河中。我们来到印度的菩提伽耶朝圣、向亡者致意，同时谨见达赖喇嘛尊者。 

自我们逃离家乡，我们一直与中国人战斗，他们杀了我们的配偶，剩下的新龙县人决

定回去与敌人战斗到底。我在木斯塘加入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，起初军队没有组织，只是

乌合之众。我在那里由 1960 年住到 1974 年，住了大约 14 年。尼泊尔政府最后解散木斯

塘的军队，收走所有武器。我们接着离开。 


